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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第一百一十一章

[ 作者 ] 姚雪垠 

[ 单位 ]  

[ 摘要 ] 正月初七日早晨，争夺城洞的战斗开始了。守城官绅特别害怕曹门北心字楼下的巨洞。黄澍和李光壂整夜都在城上心字楼附近，

鼓励军民，拼死将竖洞挖通，以便破坏城下的大洞。当时他们还没有考虑将大洞夺到手中，只希望从上边将洞中的义军赶出，至少使义军

不能继续顺利地向内深挖，也不能将火药送进洞中。 

[ 关键词 ] 《李自成》;明朝;小说;姚雪垠

       正月初七日早晨，争夺城洞的战斗开始了。 守城官绅特别害怕曹门北心字楼下的巨洞。黄澍和李光壂整夜都在城上心字楼附近，鼓

励军民，拼死将竖洞挖通，以便破坏城下的大洞。当时他们还没有考虑将大洞夺到手中，只希望从上边将洞中的义军赶出，至少使义军不

能继续顺利地向内深挖，也不能将火药送进洞中。到黎明时候，城头的竖洞已经同城下义军的大洞接通。竖洞是一层一层往下缩小的，最

上层的直径有一丈开外，上面可以站立许多人，往下变成八尺，再往下变成六尺、四尺，到最下面与大洞接通的地方，最初的直径只有一

尺。这时坚洞就十分难挖了。义军在大洞里面抵抗很凶，同上边互相对打。城上不断地向下投掷石头，又用长枪向下戳；而下边也准备了

弓箭手，向上边放箭。后来城上用很长的把子装着铁锹，人站得远远的，从洞周围将土铲下去，终于使洞继续扩大，可以自由地跳下去

人。到这时，城上才考虑到如何派兵夺取地洞。由于这个地洞特别大，估计里边有几十个义军，城上人跳下去，还没有站稳脚步，就会被

义军杀死。因此，尽管竖洞已经挖好，却没有人愿意下去送死。 这个大洞里面的义军头目名叫王成章，原是豫西伏牛山中的挖矿人。崇

祯十三年李自成驻军得胜寨的时候，他率领几十个煤黑子前来投军。后来投军的人越来越多，就编成了一支矿兵，由丁国宝率领，他成了

丁国宝手下的重要头目。他还有一个副手，名叫尹黑牛，也是挖矿的煤黑子。去年二月第一次进攻开封的时候，他俩率领一群矿兵，在开

封西门的南边挖了一个大洞，当时城上人也是从高处向下挖洞。矿兵们一面挖洞，一面同城上战斗，已经有了不少经验。正在向前掘进，

不料遇着成排的大石磙，只得半途而废。现在，根据去年二月边挖洞边战斗的经验，王成章事前准备了六个弟兄。三个弟兄拿着弓箭，吩

咐他们站成一发鏊子脚形①，专等上边的洞挖通后随时向上射箭。另外三个弟兄一面同大家一起向里挖洞，一面随时准备着替换那三个

射箭的弟兄。还有几个弟兄也站在附近，准备随时将上面扔下来的火药包或“万人敌”迅速扑灭。 ①鏊子脚形－－三角形。河南的烙饼

鏊子有三条腿。 竖洞挖通后，上面开始向下扔石头，但因为下边洞大，对下面的义军威胁不大；用长枪往下戳，也戳不到什么人。有一

次，长枪刚戳下来，尹黑牛眼疾手快，猛然一夺，反而把长枪夺了下来。上边持枪的人身子一晃，扑到洞口上，被下边一箭射死。以后，

在微弱的灯光和星光下，只要看见上边有人影晃动，下边就立刻射箭。他们看不清自己的箭是否射中对方，但从上边发出的声音可以明白

一切。当他们的箭射出后，上边常常传来一声“我的妈呀！”“不好！”“唉哟！”每逢这种时候，下边就发出快活的骂声。 王成章和

他的弟兄们都知道这个大洞的重要，所以下了决心，不管死伤多么严重，也不停止他们的挖洞工作。他不断地鼓励大家说： “好好挖，

赶快挖，等到装进上万斤火药，引线一点，城墙轰塌，到那时候，咱们的人马像潮水一样涌进城去，这一座东京汴梁就拿下来了。弟兄

们，快挖！快挖！” 城上的守军发现扔石头、砖头都毫无效果，用长枪戳反而吃了大亏，便开始向下边扔火药包。王成章突然看见从上

边扔下一个包子，燃烧的引线在黑暗中发出一点红光，并发出哧哧的声音。他大叫一声：“倒！”两三个弟兄迅速将撮箕里的碎土倒在火

药包上，将引线压灭。然后王成章一个跳步，用一只脚踏住引线，双手抓起火药包，扔出洞外。城上知道这个火药包无效，就连着点了两

个火药包扔进洞中。王成章连叫两声：“倒！”“快倒！”两个火药包都被碎土压灭了引线。城上原指望两个火药包中会有一个奏效，会

有一些义军被烧伤，另一些逃出洞外，已经准备了弓弩手从城头将逃出洞外的义军全部射死。现在投下的火药包竟然没有作用，感到很奇

怪。他们又同时扔下了三个火药包。这一次果然有一个火药包没有扑灭，突然火药燃烧，烧伤了两三个义军。这个教训使王成章赶快想了

新的主意。洞中本来有水桶，里边存着凉开水。这时他赶紧把水桶提在手里，当上边又投下三个火药包时，他大叫一声：“倒！”几只撮

箕的土同时倒下去。王成章仔细地看着，发现有一根引线的火未被扑灭，立刻浇了一点水，火马上熄灭了。城上的人感到惊奇，他们围在



最下边的洞口议论，想弄清楚下边怎么竟如此眼疾手快地把全部引线扑灭。这最下边的洞口，土层只有四尺厚，他们议论的声音虽然不

大，王成章却听得清清楚楚，而且看到洞口有黑影晃动，知道上面有人在偷偷向下察看。本来洞中点有两盏小灯笼，这时他命令将灯光完

全吹熄。挖洞人凭着经验、凭着感觉，继续进行。同时他暗暗地把昨晚带进洞中的一支鸟铳拿到手中，偷偷地将铳口对准洞口。他的右手

拿着纸煤，已经点燃。为了不使上边发觉，他将右手藏在身后，只用左手举着鸟铳。这鸟铁中装满了火药，火药上面是一把黄豆大的铁

沙。当他感到时机正好的时候，突然将拿纸煤的右手从背后转出，很快点着了火门上两寸长的引线。王成章双手将铳瞄准洞口，只见火门

外红光一闪，从铁日冒出火光，照得头上的暗洞猛然一亮，同时听见了一声巨响，随即又听见上边惊叫：“我的妈呀！”一个人从洞口上

边头朝下栽了下来。下边的一个矿兵一弯腰将他拖到一边，用腰刀连剁两刀，一脚将死尸踢到洞外。洞上还有几个人显然也受了伤，一面

叫着，一面没命地爬上城头。这时天色已经微明，王成章吩咐弟兄们赶快掘洞，不要耽误。 刘宗敏知道城上在破坏各处城洞，天不明就

来到城外观看。后来他到了心字楼附近，将战马藏在一个沙丘背后，他只带着大约二十几个亲兵亲将，立在城壕外半里远的地方。这样的

距离最为危险，随时都得小心城头上打炮，所以他和亲兵们都穿着铁甲，戴着钢盔。他们左后方二十丈外摆着三尊大炮，右后方一里外也

摆着三尊大炮。张鼐立在他的背后，随时等候他的吩咐。另外，近城壕的地方散立着数百名弓弩手，都有挡箭的盾牌。从宋门到北门十几

里远也都有弓弩手，但不似心字楼的城壕外这样密集。 丁国宝知道心字楼下的地洞战斗激烈，骑马从别处奔驰而来。他在刘宗敏面前下

了马，请刘宗敏赶快后退，说天色已亮，不要被城头的敌人望见。刘宗敏微微露出冷笑，没有后退，急问他各处战况如何。他禀报说，从

宋门到北门的全部地洞都在争夺，每个地洞的上边都被敌人挖了竖洞，与地洞接通。只有心字楼附近的一个大洞，因为洞口曲折，转向左

边，所以敌人不曾觉察出来。 刘宗敏问道：“心字楼下的地洞十分要紧，谁在里边指挥？” 丁国宝说：“头目是王成章，副手是尹黑

牛。” 刘宗敏点点头，有些放心了。去年二月攻开封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了这两个矿工出身的头目，当时对他们的作战忠勇十分称赞。

他说： “你派人去告诉王成章，今日白天不管敌人如何从城头猛攻，不能离开地洞一步！”想了一下，他又说，“你速速派二十个弟兄

去洞中增援。我想洞里边定有死伤，把受伤的弟兄们想办法抬回来，死了的暂时不管。” 丁国宝立刻派二十名矿兵站在城壕东岸。这时

谷英也来了，他是负责从宋门到北门这一段掩护掘洞的主将。他将手中的三角小红旗一挥，城外的弩手立刻向城上连续射箭，火镜也猛烈

地向城上打去。趁着这股攻势，二十名矿兵越过城壕，向城洞奔去。心字楼上和附近城头，立刻有乱箭射下，并有砖石乱飞。二十个人尚

未奔到城根，已经倒下去三分之一。刘宗敏向张鼐看了一眼，命令说： “把心字楼给我打塌！” 张鼐立刻退到左后方安设大炮的地

方，亲自瞄准，亲自点炮。连点了两炮，第三炮还没有点，已经把心字楼打塌了。楼中兵了有许多受伤，也有被打死的。受伤的一哄逃

出。趁这个时候，增援的一小队人进人心字楼下的地洞。 恰在这时，李自成派一名亲兵来见刘宗敏，请他速去高一功帐中议事。刘宗敏

点点头，走去沙丘后边上马，同时向两个亲兵吩咐： “你们分头传谕，就说我有严令：将士们务要拼死保住各洞，准备今夜送进火药，

明日五更一齐放迸，有失去地洞者斩！” 城上开始受了一点挫折，但没有泄气。官绅军民都知道地洞非争夺不可，守城胜败系于地洞。

一阵慌乱过后，黄澍同李光壂决心将一个“万人敌”从洞口投下去。原来他们也曾经害怕将“万人敌”投人洞中，会使城墙受损伤太大。

现在是万不得已，只得如此。于是他们就从守城百姓中挑选了两个勇敢的人。黄澍亲自吩咐： “你们一定要胆大心细，药线一点着，立

刻投下去，必须投准。万一投得不准，‘万人敌’在洞口上边爆炸，我们这些人就要同归于尽。只要你们投得准，投下之后炸死炸伤许多

流贼，就是你们立下了大功，我会重重地赏你们！” 这两个人一个抱着“万人敌”，一个拿着火绳，蹲在最下层的洞边，向洞下偷看一

眼，紧张地等候命令。黄澍吩咐： “点引线！” 那个拿火绳的人立刻把引线点着。 黄澍说：“投！” 那个抱“万人敌”的人立刻对

准洞口，将“万人敌”投了下去。 黄澍连声叫道：“好！好！好！” 他和许多人都露出了紧张和高兴的表情，等候着下边轰然一声，

将大批敌人炸死炸伤。 却说王成章昨天遵照宋献策的指示，事先在地洞中挖了一些可以躲人的地方。他听见上面的响动和说话声，明白

敌人要将“万人敌”投下来，不禁骂了一句： “他妈的，要使用杀手锏了！” 他督促大家赶快躲起来，只留下他自己和尹黑牛。他将

弟兄们准备好的一大撮箕细土提在手中，眼睛朝上望着，聚精会神地等候。看见头顶的洞口一暗，他立刻将撮箕提高，右手托住了撮箕底

部。“万人敌”“咚”地一声落了下来，向前滚动，引线上的一点火光，迅速燃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成章准确地将一撮箕细土倒了

下去。几乎同时，尹黑牛扑过去，将仅剩二指长的引线拔掉。他们两个的动作是那么麻利，神情又是那么沉着，连躲在暗处的一些义军都

看得呆了。等尹黑牛将 “万人敌”抛出洞外，他们都从躲的地方跑了出来，高兴地说着俏皮话。王成章叫大家赶快继续挖洞，他和尹黑

牛又站回原处，准备随时头顶上再有“万人敌”投下来。他抬头叫道： “城上的好汉们听着：把你们的法宝都摔下来吧！老子们在等着

呢。告诉你们的周王和巡抚，明天在城里同你们算账！” 昨夜三更以后，李自成接连得到两处来的军情急报，知道了左良玉人马的确实

行踪：主力大约有十万人马，已经过了陈州向北来，直趋太康，看来第一步是要占领杞县，第二步再从杞县援救开封。杞县自古是开封附



近的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救开封必须首先在杞县站稳脚跟。另外，左军还有三千人马向西北直奔临颍，算作一支偏师，目的是要袭

占临颍，夺取义军的家属和部分辎重。特别是高夫人和重要将领的夫人都在临颍，他自己的养女也在临颍，所以这一支偏师虽然只有三千

人，却都是他的精兵，骑兵也不少。前日高夫人已经从临颍向北撤退，临走时设下埋伏，又得到临颖百姓帮助，消灭了左军的尖队数百

人。临颍百姓关起城门，抗拒左军。左军如今正在围攻临颖。 等刘宗敏赶到应城郡王花园高一功的军帐时，李自成同高一功、牛金星、

宋献策、李岩等已经商量了一阵。不待吃早饭，自成就偕同牛、宋、李岩往繁塔寺找曹操议事去了。 高一功将四更以前得到的紧急军情

告诉了刘宗敏，并说大元帅决定再派去两万人驻扎陈留附近，李过移驻朱仙镇附近，两军互为犄角，对左军以逸待劳。 高一功还转达了

闯王对刘宗敏的嘱咐：首先是要总哨刘爷赶快休息。他已经一天一夜不曾睡觉，务必在早饭之后好生休息一阵，再去城边指挥作战。另

外，今夜一定要运火药进洞，明早各洞一起放迸，炸毁几处城墙，至少心字楼下的城墙要炸开缺口。不管如何困难，要在三天以内攻破开

封，如果不顺利，也必须在五天以内破城。一旦破了开封，大军全力去打左良玉，就不难把它包围消灭。 刘宗敏说：“今日城上必将出

死力争夺地洞，我不能片刻休息。好了，一功，我也不回自己帐中，就在你这里用早饭吧。用过早饭，还得马上赶回城边。一功，如今要

紧的是大军粮草，你是总管，粮草情况如何？” 高一功轻轻摇摇头，低声说：“粮食很困难。这里一片黄沙地，土地不好，所有大军用

粮用草都是从附近各县征集运来。柴火也欠缺，弟兄们有时没有柴火烤火，已经有不少人冻伤了手脚。至于喂骡马的干草……” 刚说到

这里，吴汝义匆匆来到，随即挥手使闲人退出。高一功看见吴汝义的不平常的神情，赶快问道： “子宜，有什么紧急事情？” 吴汝义

说：“总哨在此很好，我向你们两位禀报吧。刚刚从西安来了我们的一个坐探，向我禀报了西安的消息。” 刘宗敏忙问：“西安有什么

重要消息？” 吴汝义说：“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很快就要率领人马出关，来救开封。” 刘宗敏冷冷一笑：“子宜，这已经算不得重

要消息了。汪乔年来河南，就同傅宗龙一样，不会有更好的下场。他送上门来，还免得我们去找他，岂不省事？” 高一功也笑着说：

“汪乔年顶多率领贺疯子、郑嘉栋、李国奇这三个总兵，而这三人都是败军之将，加上他们人心不齐，士无斗志，纪律败坏，根本不堪一

击。” 吴汝义又压低声音说：“还有一个消息，我先向你们二位禀明，是否就让大元帅知道，请你们二位斟酌。” 高一功见吴汝义神

色严重，不觉奇怪，忙低声问道： “还有什么重大消息？子宜，快说！” 吴汝义又向帐外望一望，低声说：“汪乔年奉崇祯密旨，下

令米脂县边大缓这个昏官，将大元帅的祖坟全都掘了。” 高一功大吃一惊：“这事可真？” 吴汝义说：“我们从西安来的坐探说得千

真万确。此事在西安已经传得家喻户晓，有人在汪乔年的制台衙门看到塘报，确是将李家祖坟全都掘了，撒骨扬尘！” 刘宗敏将脚一

跺，骂道：“他妈的，打仗打不过我们，却下此毒手！” 吴汝义说：“朝廷也知道这一手并不光彩，所以崇祯下的密旨，不许外传。可

是西安城中人人都知道是崇祯下的密旨，汪乔年遵旨奉行。崇祯眼看着我们李闯王要得天下，所以赶快挖了李家祖坟，泄了李家祖坟上的

王气，斩断了龙脉，这样好保住他的江山不被李家夺走。” 高一功说：“你把坐探叫来，我亲自问个明白。” 吴汝义出去片刻，带进

一个小商人模样的男子来。那男子向刘宗敏、高一功行过礼后，站在他们面前。高一功问了他的姓名和在西安的营生，他都－一回答清

楚。高一功对义军在西安的坐探的姓名记不甚清，但在什么商号、什么衙门有义军的坐探，大体是知道的。听了以后，他点点头，问道：

“汪乔年如何掘了李家祖坟，照实说来吧。” 据坐探说，汪乔年奉旨掘李闯王的祖坟。米脂知县边大缓找到一个叫做艾昭的人，也是双

泉堡附近人氏，叫他密访李家祖宗的葬地。可是哪是闯王父亲和祖父的坟，所有李家的人都宁死不说，连小孩都不肯说。边大缓亲自前

去，也问不出来。一共掘了十六个坟墓，才算找到一个祖坟，据说是李家的世祖，掘了以后，把骨头乱扔地上。后来传说世祖坟里有一盏

铁灯，灯光还没有熄灭，灯前一块木牌上写了一行字：“此灯不灭，李氏长兴。”边大缓把灯吹灭了。又传说棺盖撬开后，看见尸体遍体

长了长的黄毛，脑骨后有一小洞，有铜钱那么大，里边盘了一条小赤蛇，约有三四寸长，长着两只角，飞了出来，飞了一丈来高，向着日

光吐着舌头，连吐几次，又落下来死了。边大缓蜡干了小蛇，连头颅骨送到西安。汪乔年又派人秘密送往北京。别的坟中的骨头都被抛

散，有的被焚烧，有的被撒上猪屎猪尿，再扔到各处。现在这事已经在西安哄传开来，人人皆知。 刘宗敏听了以后，恨恨地骂道：“崇

祯实在可恶，这个汪乔年也可恶万分。老子有朝一日抓到此人，必将他碎尸万段！” 高一功和刘宗敏都感到这消息实在重要。在那个时

代，不仅掘祖坟是不共戴天的仇恨，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关乎一家一族的命运，如果李自成的祖坟中真点着一盏灯，还有一条小赤蛇，如今

灯被吹灭了，赤蛇被弄死了，又被汪乔年送往北京，这龙脉岂不是斩断了？这想法他们都不敢说出口来，但心里都感到可怕。高一功对西

安来的坐探严厉地说： “这件事你不能漏出一个字。漏出了，你休想活命！” 刘宗敏也说：“汪乔年要出兵来河南的事，可以向闯王

禀报。至于掘祖坟的事，你不许向闯王说出，更不许对别人漏出一个字。你漏出一个字，我总哨刘爷会剥了你的皮。你记清楚！” 坐探

连声说：“小人记清楚了，决不敢泄露一字。” 刘宗敏还不放心，又对吴汝义说：“这不是小事情。要是他说出一个字，我就找你算

账。” 吴汝义说：“请刘爷放心，我不会让他露出一个字。” 高一功说：“好，你给他安顿一个地方，让他随军一道，好生休息。带

他走吧。” 吴汝义将坐探带了出去。 高一功望望刘宗敏。刘宗敏不想再说话，心里很沉重，随即说道： “快拿东西来，我吃了以后，



好去准备攻城的事。” 到了下午，守城官绅看见要夺取地洞的努力很不顺利，而义军在各个地洞中一边抵御一边继续向深处和宽处挖

掘。大家十分害怕，都担心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洞就会挖成，义军会趁着上半夜月色朦胧，将火药运进洞中，也可能在下半夜月亮下去

后，在昏暗的星光中运进火药，而到明天一齐放迸。 巡按御史任浚负责守曹门，心字楼正是在他的防守地段之内，所以他特别害怕。现

在他勉强保持着表面的沉着，带着随从来到心字楼城墙里边，亲自侧着头将耳朵对准空瓮，听一听掘城的声音。他听见掘城的声音很急，

而且显然有许多人在同时挖掘。那种沉闷的“咚、咚、咚”声音，一声声吓得他心惊胆战。昨天他也曾来听过，而今天的声音比昨天更

响，分明又挖近了许多。他不动声色地问旁边的人： “你们都听见了么？” 大家恭敬地说：“听见了。” 他冷静地说：“你们不要害

怕，本院自有破敌之策。” 回到上方寺后，任浚命人将陈永福、黄澍和李光壂请了来。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大家，要大家赶快出谋献

策，先将心字楼下的大洞夺到手中，至少得把洞中的义军杀伤，使他们不能继续掘城。黄澍和李光壂相互看看，都想不出好的办法。黄

说： “要是派人跳下洞去，恐怕脚还没有落地，就会被贼兵杀死。” 李光壂也说：“我们一次只能跳一个人，而洞中现在估计有几十

个贼兵，我们是一个一个往下跳，而贼兵准备好，就会一个一个将我们的人杀死。” 任浚点头说：“这不是办法。我也想过了，不能一

个一个往下跳。”他转眼望着陈永福：“陈将军阅历甚深，必有破敌之策。据你看，如何才能将大洞夺到手中？” 陈永福胸有成竹地

说：“夺洞不难；夺了洞，守洞更不难。但有一条：需要悬出重赏。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这样生死关头，谁不怕死？但

有重赏，就会有人卖命。” 任浚说：“赏钱我不心疼。现在官库里边还有钱，巡抚衙门、布政使衙门也有银子，何况开封府有钱的大户

甚多，谁家不可出钱？倘若贼兵进城，玉石俱焚，有钱又有何用？只是光有重赏，没有善策，也是不行。刚才已经说到，我们的兵只能一

个一个往下跳，而贼兵站在下边等待，下去一个，杀死一个。这却需要有办法对付才好。” 陈永福说：“我也想官库银子很多，开封又

有众多富豪大户，如今正是需要大家出钱的时候，只要大人说出一句话，事情就好办。” 任浚说：“陈将军请放心，赏赐的事由我主

持，也不须禀明巡抚。请将军赶快说出夺洞之计。” 陈永福先不说办法，却先说了左军北来的消息。这消息本来大家都知道，尚在半信

半疑。现在据他看来，必是左良玉接到皇上严旨，不能不来。而左军北来的事，李自成必然也很清楚。所以李自成要赶在左军到来之前攻

破开封，一二天之内情势最为危急。今日倘能将各个洞夺到手中，敌人要想破城就办不到了。说到这里，陈永福停了一停，神情更加严

重，接着说： “这是一场生死血战，胜负决于一二日内。我守城军民既有地利，又有人和，必能取胜。如今夺取地洞最为重要，最为重

要。” 大家很少看到陈永福脸色如此严厉，口气如此果断。他们的心情更觉沉重，想着全城官绅百姓的生死存亡都决于城下地洞，互相

交换眼色，默默无言地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陈永福用威严的目光示意几个在旁伺候的仆人退出，然后把声音放得很低，开始说出他的办

法。其实如今即使公开谈论也不会有人将他的话传到城外，只不过他多年为将，养成了一种习惯，遇着重要军事计议，决不许闲杂人听

见。 任浚和黄澍等听了他的办法，都纷纷点头，说：“好，这办法好！陈将军果然经验丰富！” 陈永福说：“戏的办法也是别处用过

的，按台大人悬出重赏后，如有人揭榜，说不定还有更好的办法。” 任浚当即派一名官员到城上传谕：有能夺地洞者，赏银一千两。一

时城上议论纷纷，都说一千两银子不算少，可是谁也不敢试一试，因为都晓得大洞中敌人很多，跳下去等于送死。人们互相观望，轻轻摇

头。大约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仍然没有人敢出头揭榜。那个派去传谕的官员奔回上方寺，向巡按作了禀报。任浚满心忧愁地问陈永福： 

“陈将军，一千两银子不算少了，可是没有人鼓勇夺洞，如何是好？” 陈永福说：“一千两银子在平时确实不能算少，但在今日不能算

多。这是生死交关的事情，请大人不妨再出重赏。” 黄澍和李光壂都建议巡按加倍赏赐。黄澎说：“一城安危要紧，银子究竟是身外之

物。”李光壂也说：“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暂时银子由巡按衙门拿出，马上就可从富商大户处收回。” 任浚考虑片刻，提起朱笔，写

了一张手谕：“有夺此洞者，赏银二千两。”随即交给那个官员，让他再到城上传谕。 黄澍说：“如今光有大人钧谕恐未必济事，最好

立刻派人到衙门中取二千两纹银，摆在城头，以示决不食言。” 任浚心中也明白，官府往往失信于民，光有他的牌谕，人们未必相信。

于是他立即命人骑马回到衙门，取来了二千两银子，连同他的牌谕都送到城头。 本来，在第二次传谕之前，人们已经在纷纷商议，想出

各种主意。等到第二次传谕和二千两银子送到城头以后，很快地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军官走到牌子前，将任浚的手谕揭下，拿在手里，回头

对大家说： “我朱呈祥包下了！” 周围的人先是一惊，随即投来敬佩的目光。这一带守城的军民都知道这朱呈祥是陈永福手下的一个

把总，从十八岁开始当兵，很有阅历。 朱呈祥在揭榜之前，已经同他的亲信商量过，这时他不在城上多耽误，就带着揭下的巡按手谕大

步流星地走下城去。来到上方寺后，他向任浚、陈永福跪下说： “卑职愿意夺取心字楼下大洞，已将巡按大人钧谕揭下。” 任浚还未

说话，陈永福先问道：“你用什么办法夺洞？” 朱呈祥把他的办法说出后，陈永福笑着点头说：“正合我意。你一定能够夺洞成功。所

有你需要的东西，我立刻吩咐人帮你准备。你打算挑选多少人随你下洞？” 朱呈祥说：“太多也用不着，请军门大人给我一百个精壮弟

兄。有五十个下去就行了，另外五十个准备好，随时需要，随时下去。占据大洞之后，贼兵必来争夺，那时还要准备厮杀、伤亡，所以另



外准备五十个弟兄是不能少的。” 陈永福说：“好吧，我给你一百个弟兄。你可以随便挑选。除你手下人之外，你愿挑什么人就给你什

么人，只等你马到成功。” 任浚也鼓励他说：“你的为国忠心十分可嘉，只要夺洞成功，除银子赏赐之外，叙功时一定将你破格提升。

你赶快准备去吧。” 朱呈祥磕了头起来，匆匆退出。然后他一面将人员挑选好，一面作好夺洞的准备工作，大约花了不到一个时辰。在

这段时间内，任浚和陈永福一直在上方寺等候，不时地派人到城头询问、察看。最后，只听朱呈祥一声令下，就有两。三个弟兄把一捆柴

火扔下洞口，当柴火还未完全落下的时候，又把大包烘药①扔到柴火上，随即又将一捆柴扔了下去。洞中顿时着起来大火。烘药也发了

威力，整个洞中一片黑烟弥漫，还有令人窒息的硫磺气味。因为是用大捆柴火加上大包烘药，洞中义军用原来的办法不能扑灭，加上柴火

和烘药还在不断地投下，洞中火光熊熊，浓烟滚滚，硝和硫磺熏得人不能呼吸。义军无处躲避，有的被烧伤，有的被熏得倒地，一部分弟

兄冲着洞口的大火逃了出来。城上趁这时候扔下砖石砸伤逃出洞外的人。 ①烘药－－起燃烧作用的火药，以硝、硫磺、木炭粉三种原料

配合研磨制成。 这样，经过一顿饭的时候，城上估计洞中已经没有敌人，纵然还有没逃出的人，也一定被烧死或熏死了。朱呈祥向他的

一百个弟兄一挥手，大家立刻将准备好的水一桶一桶倒下地洞。洞中浓烟慢慢地浇熄了。随后硝和硫磺的气味也淡了。朱呈祥首先跳下洞

去，在下边吹个唿哨，五十名弟兄一个一个跟着跳下去，把大洞占了。 洞中很昏暗，看不清楚，只看见那没有逃出洞的义军，大部分已

经被烧死，少数没有被烧死的，也已经昏迷过去。朱呈祥和他的兵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看见一个义军就砍一刀，扔出洞口。 突然，一个

官军大叫一声，倒了下去。大家一看，发现在那官军身旁有一个义军，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宝剑，剑上滴着鲜血。大家正

在愕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个显然受了重伤、刚刚苏醒过来的义军，右手一挥，又砍断了身旁另一个官军的一条腿。朱呈祥和几个

兵丁一拥而上，乱刀砍死了这个义军。朱呈祥将他的头颅割下来，连死尸扔出洞外。 这个义军就是王成章。 朱呈祥见洞中再也没有活

着的义军，便向上大声呼喊道：“请上边的人代我禀报总兵大人和巡按大人，此洞已经被我占领，洞中没有逃出的贼兵已全部杀死。” 

城头上响起一片喝彩声，有人敲锣打鼓，有人放起鞭炮。 这时，丁国宝正站在城壕外。他明白大洞已经被官军占领，立即挑选了三十个

弟兄，将被子浸了水，蒙在头上。他自己跑在前边，三十个弟兄跟着他，一边呐喊着，一边跑过了城壕，直向大洞奔去。 城上见义军来

夺大洞，立即弓弯齐发，砖石乱飞，还扔下一个“万人敌”，正在丁国宝的脚边爆炸。他被炸成重伤，倒在地下。他身边的人死了一片。

没有死的人把他背了回来。夺洞失败了。 经过这一仗，守城军民顿时土气高涨，各个地方都仿照朱呈祥的办法夺洞。不过半日时间，三

十六个地洞都陆续被夺到官军手中，挖洞的义军死伤惨重。 当争夺地洞的时候，李自成、刘宗敏、宋献策、田见秀。谷英等立马城外，

却没有一点办法。李自成的脸色阴沉，考虑着新的打算。他考虑一阵，策马回应城郡王花园，临走时对刘宗敏说： “不必争夺洞了。我

们用另外办法攻破开封，免得弟兄们白白死伤。” 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掘了三十六个洞，在半日之内都被守城军民夺去，这件

事使第二次进攻开封又遇到很大挫折，也使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大为失意。但李自成并没有撤离开封的打算，据他和宋献策估计，左良玉

十三日才能到达杞县一带；到达杞县后未必敢贸然向开封逼近。何况他已经命李过率领闯营和曹营的两万人马移驻朱仙镇和水坡集附近，

昨日又派刘芳亮率领两万人马去陈留附近驻扎。这两支人马足以挡住左良玉，使他不能逼近开封。他们想，只要能在元宵节以前攻破开

封，左良玉不但无能为力，而且非赶快逃走不可，不然的话，义军以得胜之师直趋杞县，左良玉就招架不了。这些看法李自成同曹操和吉

珪也谈过，大家都觉得合乎道理，所以就决定再一次猛攻开封，只是必须采取另外一种办法，这办法他们已经想好了。 初八这一天，李

自成下令全部攻城将士都在城外休息。近城壕处的义军为躲避城上的大炮，也为了抵御寒冷，不是住在帐篷中，而是在近城壕半里处挖了

四尺多深的壕沟，里边铺些干草，上边盖着木板，木板上铺着高粱秆子，高梁秆子上又压了一层土，大家就住在里边，帐篷都不用了。 

初八日夜间三更时候，开始下起了鹅毛大雪。李自成偕同刘宗敏和宋献策来到火药厂，督促工匠们加紧制造各种火药。他们黄昏后一直在

开军事会议，三更时将领们散去了，曹操和吉珪也回繁塔寺老营去了，他们不肯休息，便来观看制造火药的情形。根据来献策择的日子，

在十二日黎明攻城，需要很多火药，而一旦攻下开封，还要同左良玉大战，那时也需要火药，因此李自成深感此事不能疏忽。他一面看，

一面鼓励工匠们多多制造，同时又派亲兵回去告诉老营总管，送一些酒肉到这里来，让大家夜间消寒。 正在观看之时，忽然听见城边发

出来一阵阵喊杀声音，他们猜到必是敌人趁着黑夜出城偷营。但他们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继续巡视，过了好久，才离开制造火药的地

方，转到制造炮弹的作坊中巡视。那时李自成的部队还不会制造开花弹，只能制造实心的铅弹和铁弹，也制造供小钱用的铁子儿。 他们

看完以后，已经交五更了。刚回到应城郡王花园，谷可成骑马来到，向他们禀报敌人偷营的经过。原来，敌人趁着雪夜，从曹门旁边的水

门派出五百兵了，越过城壕偷袭义军兵营。义军发现之后，偷营的人迅速返走。义军追过城壕，那五百人沿城而走，向水门奔去。义军不

知是计，继续追赶。快到水门时，那五百人突然回头抵抗，而占据各个城洞的官军也纷纷出来，有的从中间冲杀，有的从背后掩杀。义军

情况不熟，又遇着大雪，弄不清官军有多少人马，一时之间退避不及，死伤了好几百人。 李自成听过禀报，心中十分恼怒，但是事已如

此，无可奈何，恨恨地叹了口气，说道： “越发增添了城中的气焰！” 天明以后，雪停了，天晴了，一轮红日照着城头。守城军民在



夺得三十六洞之后，昨夜又用计杀死杀伤了数百义军，这是围城以来的空前大捷。但他们也看得出来，义军并无退走模样，这使他们在高

兴之余不得不上紧加固城防。首先要多备柴草，以便城上将士御寒，同时还准备再用火攻，于是下令在全城收集柴草，一天之内就收集到

十几万担干柴。另外，因为东城从曹门到转角之间有一段地方城墙较薄，需要赶快加厚，附近民宅几天来已经拆光，所以巡按下令，将上

方寺拆去一部分，观音寺拆去大部分，用拆下的砖石加厚城墙。 从初九到十一日，城内天天紧张地准备；城外义军也在准备，但多在夜

间活动，白天按兵不动。城内官军知道在离心字楼不远的地方，义军挖了一个大的地洞，洞口是从城壕里岸挖进去的，而且挖得很长，据

估计有十丈以上，因此用原来的火烧办法，已经没有效果。连着两三天来，义军每天夜间在朦胧的月色中或在后半夜昏暗的星光下，将火

药背过城壕，运进洞中。由于义军事先作了很好的准备，到处埋伏了弓弩手，城上稍有动静，立即有成千支箭一起射来，因此守城兵了无

法阻止他们运送火药。十一日这天夜间，城中十分惊慌，据他们估计，连着三天来义军已经向洞里边运进几十担火药，很可能在十二日黎

明时开始放迸，轰塌城墙。 十一日夜三更以后，情况更加紧急了。城上军民听见东城外曹门以南、宋门以北义军人声嘈杂，马蹄声不

断，这显然是攻城前的人马部署。周王在宫中如坐针毡，向天地许愿，又向祖宗许愿。巡抚、布政使、巡按使也都向天地和关圣爷许愿。

官绅们不断会商，寻求对付办法。陈永福将他的主要兵力调在东城等候，准备一旦城被炸开缺口，就在缺口处拼力血战。义勇大社也调来

许多精健丁勇，在上方寺附近守候，一旦紧急，立刻登城。 十二日黎明来到了。从城上可以望见城壕外半里处，有很多义军步兵已准备

好攻城，还有骑兵分列两翼，部伍整肃。 过了一阵，天色更亮了一点。守城的人们又看见有许多大炮摆在城壕外步兵的前边。一共分三

个地方，中间约有六七十尊大炮，两边相离几十丈远，各有二十多尊大炮，总数约在一百尊以上。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今日不是用火药炸

毁城墙，而是用炮对着去年二十六日攻城的地方猛轰。那一次曾把城墙炸开一个缺口，现在虽经修复，到底不太坚固，所以李自成选择了

这个地方，打算用群炮轰毁城墙。 城上人正在纷纷议论，忽然义军阵地上一面红旗一挥，几尊大炮响了。接着炮声越来越密，震天动

地，三个地方的大炮，不断燃放。铁的炮弹，铅的炮弹，从炮口射出，有很多打在城墙上，有一些从空中越过城头，射进城内。炮弹互相

交织，发出令人丧魂失魄的声音。更多的炮弹打在原来缺口的地方，城墙不断颓倒，成为一个陡坡，又变成慢坡。 打过一阵大炮之后，

义军的步兵蜂拥出动，跃过城壕，沿着慢坡向上冲。城上拼命向外边打炮，施放弩箭，投掷砖石，但是义军决死进攻，毫不退避，死了一

批，又爬上一批。攻了一阵，义军在城墙缺口处死伤很多，暂时停止冲杀，退到城壕下边。一百多尊大炮趁这时候又一齐向城上打来，很

多炮弹继续打在缺口地方。城上也用炮火还击，但没有城外的炮火厉害。打了一阵之后，城外的炮火又忽然停止，伏在城壕下的义军步兵

又像潮水般汹涌而上。 这时双方都在争夺缺口。有几十个义军已经爬上缺口，到了城头，又被守城的官军杀死。眼看着义军死不后退，

城上怎么用砖石打，用弓弩射，都无济于事，官军只得用大炮向义军的后续部队打去。但是城上的大炮已经有三尊炸裂了，炸死炸伤了一

些自己人，而城外义军的大炮忽然又响了起来，炮弹飞上城头，向左右打守城的人。城垛一个一个被打得粉碎，守城的人一批一批死伤。

中间缺口处，双方仍在肉搏交锋，死伤惨重，都不退让。 陈永福眼看形势越来越危急，城快要守不住，就大声呼喊：“放炮！放炮！”

可是守城兵勇因为连着炸裂了三尊大炮，不敢再放，只用弓箭和砖石向敌人射去、打去。陈永福跳上一尊大炮，骑在炮上，又大声喊道：

“忠臣不怕死。你们快点炮，我和炮一起炸碎！快点！” 他的亲兵将他猛一拉，拉下大炮。同时铜炮也被点燃了，轰然一声，打到义军

中间，接着几尊大炮都响了，加上万弩齐发，义军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倒下去几百人。这时城外一声呼叫，所有攻城的步兵暂时都伏了下

去，大炮又向城上猛烈轰击，炮弹交织在城头上。趁这个时候，陈永福大呼： “将城墙缺口堵起来！” 城内连日来已经准备了几百扇

大门，一部分从周王宫中运来，一部分是寺庙的大门。这时守城军民赶紧用这些大门将被义军轰开的缺口重新堵住。 可是突然间大炮停

止，攻城的义军又呐喊着向城上爬来。陈永福又用大炮、弓弩抵挡。有些炮弹越过城壕，打到义军排列在城壕外的骑兵和步兵阵上。有的

步兵中炮倒下，有的骑兵中炮后连人带马倒下去。但是旁边的步兵和骑兵如同不曾觉察，挺立不动。他们只等待一声令下，就要向缺口冲

去。这样，许多在城壕外摆着阵势的步、骑兵被白白地打死，但阵势始终不乱。 将近中午的时候，义军又发起多次猛攻，将士们奋不顾

身地冲向缺口，在缺口处进行白刃交锋，双方互相对砍，人挤得密不透风。城上用门板将缺口堵了七次。义军死伤惨重，守城军民死伤也

很重。鲜血沿着缺口处的慢坡流得像河一样，尸首滚在城下，一堆连着一堆。城头上也堆满了死尸，运送不及。 后来闯王看见攻城很难

得手，徒然死伤了许多精兵和将领，而摆在城外预备的步兵和骑兵也白白地中炮死伤。于是他下令停止进攻，队伍退到离城壕二里以外。

城上的守军早已精疲力尽，这时也赶快休息，只留下部分人修补缺口。双方的炮都有被敌炮打坏的，有自己炸毁的，没有炸毁的也都发热

烫手。虽然炮战还在继续，却是稀稀落落，最后连稀稀落落的炮战也停止了。双方各自救死扶伤，整顿兵将。义军方面指挥炮战的两个将

领，黑虎星阵亡了，张鼐受了伤。虽然张鼐的伤势不重，却被震晕了，不省人事。李自成看见那么多将士死伤，心中感到痛苦，跳上战

马，驰回老营，吩咐人们将受伤的将士抬回去尽心医治，又亲自嘱咐了老神仙几句话。 刘宗敏没有回自己帐中，只带四名亲兵到各处巡



视，为的鼓舞已经受挫了的士气。不管他到什么地方，都不让将士迎送，嘱大家好生休息。对作战出力的人，他都亲切慰问。后来他经过

一群军帐，看见帐中的弟兄都因为疲劳已极，呼呼大睡，却从一座军帐中传出来说话声音。他叫身后的亲兵停下，自己下马，走到帐门

口。军帐中为保持充足光线，向南的帐门开着。刘宗敏探头一望，不料看见李狗皮正拿着骑马冲锋的架势，叫一个画师替他画像，他的身

后画许多弟兄呐喊跟随，对面城墙露出缺口，硝烟滚滚。李狗皮看见刘宗敏，脸色刷地灰白，一时手足无措，也不知说什么好。画师也慌

张万分，退后几步，躬身屏息而立，等候挨骂。如今老府中三教九流的人物来了不少，刘宗敏认识这个破南阳后新来的画师，对他说：

“我猜到是他叫你画的。你走吧，不干你的事！”画师走后，刘宗敏一把抓起那幅将要完成的画，将李狗皮叫到帐外。李狗皮一出帐就双

膝跪下。宗敏骂道： “李狗皮，你想在众人前冒充英雄，拿那张画儿到处传名么？死不要脸！”他一把将画撕得粉碎，抛在李狗皮的脸

上，接着说：“围攻开封至今，许多将士阵亡，许多将士受伤，你可流过一滴血？几次攻城最激烈时我都看不见你，啊，原来你是躲在帐

篷里装英雄！”他向亲兵们点头示意，命令说：“来，打他四十鞭子！” 李狗皮伏地求饶，但刘宗敏只是冷笑。许多将士都来观看，却

没人敢替李狗皮讲情。看着打过鞭子以后，刘宗敏又说： “我打你是为着处罚你。你想带兵打仗，我仍然让你带兵打仗，等着立功赎

罪。你日后立了功，我照样赏你！” 刘宗敏不再耽搁，骑上马走了。 黄昏以后，张鼐从矇眬中醒来，睁开眼睛，忽然看见慧梅立在他

睡觉的地铺前边。他以为自己在做梦，却听见一个亲兵站在铺边说： “小张爷，慧梅姑娘来了。刚才你没有醒，不敢惊动你。她在这儿

站了一大阵了。” 张鼐想说话，一时却不知说什么好，想了半天，方说道： “慧梅，慧剑的哥哥阵亡了。” 慧梅噙着眼泪，说：“我

已经知道了。慧剑还不知道哩。” 张鼐问道：“你怎么来了？” 慧梅本来是自己向红娘子请求，要来看张鼐受伤情形的，可是她没有

说实话，却说：“夫人听说你受了伤，命我来看一看。要是不要紧，我得赶快向夫人禀报，免得她为你操心。” 张鼐一听说是高夫人特

地派慧梅来看他的，感动得流出眼泪，说：“感谢夫人，你回去向她回禀：我的伤势不重，只是两天来忙得不曾睡觉，今天又不断地点

炮，被大炮震晕了。”停了一会儿，他又问：“夫人现在哪里？” 慧梅说：“我们的人马已从临颍撤回来，现在朱仙镇北边扎营。夫人

到了应城郡王花园，在同闯王叙话。我同红娘子姐姐率领少数健妇也来到应城郡王花园，所以夫人命我来看你。” 半个多月来她一直在

想念张鼐，没想到在张鼐受伤时见面，一时感情激动，几乎流出眼泪。她害怕被张鼐的亲兵们看见，所以一面说话一面低下头去。说完以

后，又马上添了一句： “我走了。既然你伤势不重，夫人就可以放心了。你好生养伤吧，明天夫人也许会亲自来看你的。” 张鼐想起

来送她，可是头脑一阵晕眩，又躺下了。慧梅头也不回，快步走出帐外。张鼐忽然想唤她回来再说几句话，可是帐外响起一阵马蹄声，分

明是慧梅和她的亲兵们已经策马而去。 张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觉。可是后来，他想到黑虎星，想到火器营许多阵亡将士，又一

阵难过，眼眶中充满热泪，却未滚出。过了很久，他才重新闭起了眼睛，矇胧睡去。等他又一觉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晨，忽然听到天崩

地裂的一声巨响，他一跃而起，问是怎么回事。亲兵告诉他说： “一定是我军放迸，炸毁了城墙。” 张鼐不顾身上疼痛，喊道：“备

马！” 他的马一时备不及，就拉过一匹亲兵的马，跳上去直往东城轰毁城墙的地方飞奔。他的亲兵们也纷纷上马，随在他的背后飞驰而

去。 可是等他们来到城外时，却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原来刚才义军点了引线后，猛然间火药爆发，十来丈的城墙，顿时炸开了口子，

砖石横飞，垫在城下的一些磨盘也被炸成小块。可是偏偏这些砖石和磨盘碎块都向城壕外飞来，而留下城里边薄薄的一层墙，兀立不动。

砖石和磨盘碎块打死打伤了不少准备向城内冲去的步兵和骑兵。有些骑兵和战马一起被打死，有些骑兵被打死后，受惊的战马驮着死人向

旷野狂奔。 当火药放迸的时候，闯王、曹操和许多大将都在一里外立马等待攻城，也几乎被飞起的砖石砸伤。看见这种情况，闯王对刘

宗敏说： “今日收兵吧，不要攻城了。” 李岩策马到闯王前边说：“大元帅，城墙只剩薄薄一层了，趁此机会，调动数十尊大炮猛

打，很容易把城墙打开缺口，我军就可以冲进城去。” 闯王摇摇头说：“昨日我军死伤很多，今日砖石都向城外飞来，又平白地打死了

很多将士，看来这一次天意不让我们攻进开封，算了吧。” 曹操也附和说：“看来天意确实如此，过几个月再来攻取开封吧。” 于是

闯王和曹操怀着失望的心情，策马而去。刘宗敏命人鸣锣收兵。 城上守军正准备等义军炸开缺口后进行血战，看见这种奇怪现象，起初

大为诧异，后来觉得这是神在冥冥中相助，于是乎满城人奔走相告，烧香敬神，鞭炮声响彻了各处街道。 展时以后，双方面只进行稀疏

的炮战。义军的大炮深深地打进城内，射程有的达到十里以上。铁弹和铅弹有的打塌了房屋，有的将墙壁打出大洞；有的打断了树木。 

到了十五日五更，李自成和曹操的老营先走。攻城的人马留在城外暂时不动。快到中午时候，义军的骑兵飞奔传呼，催促各营快走，于是

大股大股的义军，绕过南城，向西南而去，浩浩荡荡，黄尘蔽天。经过朱仙镇时，稍作休息。朱仙镇上有经验的人在路边一面供应茶水，

一面暗暗地数了数，发现重伤的有二千八百七十三人，都用方桌抬着。 到了十六日，巡按任浚命总社打开城门。李光壂遵命率人打开了

城门。于是由李光壂在前引路，黄澍、王燮、周王府的方大监、丘太监，还有几个士绅，一起骑马出城巡视义军老营驻扎的地方。 他们

先到繁塔寺，看见曹操驻兵的地方，约有八里宽，二十里长。寺内是聚粮之所，留下的粮食约有三尺深。牛。驴的头、皮、肠子和肺，还

有人的尸首，到处都是。营内营外，十分肮脏。还有许多准备宰杀的耕牛，退走的时候来不及带走，留在繁塔寺。此外还留下很多被掳掠



来的妇女，一共有三千多口，走散一部分，到中午时候还剩二千二百余口。李光壂命人将她们送到南门的月城内暂且收容。 他们又一起

到了应城郡王花园来看李自成的老营，发现那里一切静悄悄的，地也扫得很干净，既没有驴、牛遗留下来，也没有妇女遗留下来，和曹操

的老营完全两样。大家感到十分惊奇。有人在心中感叹说： “李自成果然不凡！” 虽然省城解围了，但是看来李自成还会再来，局势

不容开封的官绅军民放心。这几十万大军究竟往哪里去了？左良玉如今在哪里？李自成是不是要去同左良玉作战？ 这是城中正在纷纷议

论的问题，大家都在等待着细作探明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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